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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捆草捆

凉风从西北方向来凉风从西北方向来，，掠过科尔沁草原的掠过科尔沁草原的
最北方最北方，，割草机刚刚给草原理了个割草机刚刚给草原理了个““板寸板寸””的的
发型发型，，告别蓬松和凌乱告别蓬松和凌乱，，陶醉在清爽中陶醉在清爽中。。搂搂
草机拢过的草草机拢过的草，，散发着草的香气散发着草的香气，，风中四溢风中四溢，，
一团团一团团，，一缕缕……捆草机来了一缕缕……捆草机来了，，很贪吃很贪吃，，饕饕
餮盛宴餮盛宴，，还不忘打包带走还不忘打包带走，，草捆被捆绑得结草捆被捆绑得结
结实实结实实，，留下深深的沟痕留下深深的沟痕，，草的茎叶里草的茎叶里，，生命生命
的本色被封存的本色被封存。。

漫山遍野的草捆漫山遍野的草捆，，排成秋日光景里最规排成秋日光景里最规
整的诗行整的诗行：：方的小捆似蹲方的小捆似蹲，，似卧似卧，，九十度的棱九十度的棱
角切割光影角切割光影，，像屈膝而蹲的老者像屈膝而蹲的老者，，又像展臂又像展臂
欲跃的稚子欲跃的稚子。。圆的大捆圆的大捆，，如同江上漂浮的乌如同江上漂浮的乌
篷船篷船，，背负着暮色斜阳背负着暮色斜阳。。

牧人走过来牧人走过来，，从草捆中拽出一把草从草捆中拽出一把草，，咀咀
嚼着草尖嚼着草尖，，心里盘算心里盘算：：““再晒两三天再晒两三天，，就能拉就能拉
回家了回家了。。””

草捆草捆，，是羊群过冬的食粮是羊群过冬的食粮，，繁衍生息的繁衍生息的
乳娘乳娘。。

此刻草捆们静静待着此刻草捆们静静待着，，风过时风过时，，草叶从草叶从
捆缝里发出细碎声响捆缝里发出细碎声响，，像在应和牧人的心像在应和牧人的心
思思。。夕阳把草捆的影子叠在一处夕阳把草捆的影子叠在一处，，方的方的
影影、、圆的影圆的影、、土坡的影土坡的影，，连同远处金界壕的连同远处金界壕的
旧土埂旧土埂，，都被衬得有了烟火气都被衬得有了烟火气。。这是草原这是草原
为秋天结下的果为秋天结下的果，，这是草原这是草原 为冬天攒下的为冬天攒下的
热热。。

鸟群鸟群

额仑湖的秋额仑湖的秋，，是被鸟群装满的是被鸟群装满的。。湖水将湖水将
秋色洇染成蓝绸秋色洇染成蓝绸，，岸边的草叶黄里掺着红岸边的草叶黄里掺着红。。
鸿雁家族最先来鸿雁家族最先来，，一家子排着一家子排着““人人””字降落在字降落在
湖面上湖面上，，再飞起来排成再飞起来排成““人人””字字，，翅膀拍打的翅膀拍打的
声音混着声音混着““嘎嘎嘎嘎””的叫声的叫声。。

牧人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牧人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手里摩挲着磨旧手里摩挲着磨旧
的皮绳的皮绳，，望着纷纷而至的雁阵出了神望着纷纷而至的雁阵出了神。。雁来了雁来了，，
待不久待不久，，只是歇歇脚只是歇歇脚。。此刻季风捎来的气息与此刻季风捎来的气息与
去年重叠去年重叠，，雁影依旧在夏牧场的天际线起落雁影依旧在夏牧场的天际线起落。。

野鸭扎进水里又冒出来野鸭扎进水里又冒出来，，嘴里叼着闪着嘴里叼着闪着
光的小鱼光的小鱼；；鸬鹚展开黑亮的翅膀鸬鹚展开黑亮的翅膀，，贴着水面贴着水面
往湖心飞往湖心飞，，拍打着水面溅起一串串浪花拍打着水面溅起一串串浪花；；鸊鸊
鷉则把细脚伸在水里滑鷉则把细脚伸在水里滑，，胸前拖拽着两条银胸前拖拽着两条银
线一样的波纹线一样的波纹，，像是在把湖面上的浪花揉像是在把湖面上的浪花揉
碎碎，，统统装进身后的口袋里统统装进身后的口袋里。。各种鸟都以家各种鸟都以家
庭为单位练飞庭为单位练飞，，小雁扇着没长齐的翅膀小雁扇着没长齐的翅膀，，飞飞
低了低了，，母雁便回头叫一声母雁便回头叫一声，，声音温软却坚定声音温软却坚定，，
再把小雁往高处引再把小雁往高处引。。雁群在这里蓄积能量雁群在这里蓄积能量，，
等着第一场雪落等着第一场雪落，，那时雁阵会整整齐齐那时雁阵会整整齐齐，，飞飞
向南方向南方。。而牧人也该收拾毡房而牧人也该收拾毡房，，鸿雁走了鸿雁走了，，
就是夏牧场该结束的时候就是夏牧场该结束的时候。。

羊群羊群

额仑湖畔的羊群额仑湖畔的羊群，，是秋养肥的肉团是秋养肥的肉团。。绒绒

毛厚得发亮毛厚得发亮，，走起路来走起路来，，粗壮的腰肢扭动粗壮的腰肢扭动，，脸脸
盆大小的尾巴摇晃盆大小的尾巴摇晃，，屁股一扭一扭的屁股一扭一扭的，，每一每一
步都透着敦实步都透着敦实。。它们刚经历过一场爱情它们刚经历过一场爱情，，肚肚
子里子里，，像夏牧场一样像夏牧场一样，，正孕育着一场生命的正孕育着一场生命的
滋养滋养。。

天际线上天际线上，，不知道是云朵长出四蹄来到不知道是云朵长出四蹄来到
草地上吃草草地上吃草，，还是羊群有了翅膀飞到蓝天上还是羊群有了翅膀飞到蓝天上
玩耍玩耍。。

风从湖面吹来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汽带着水汽，，拂过羊的绒拂过羊的绒
毛毛，，把橙黄的草屑吹进它们的耳缝里把橙黄的草屑吹进它们的耳缝里。。有的有的
羊抬头望天空的雁羊抬头望天空的雁，，像是在说像是在说：：““急啥急啥？？你们你们
追南方的暖追南方的暖，，俺们守肚子里的春俺们守肚子里的春。。””有的则蹭有的则蹭
蹭同伴的身子蹭同伴的身子，，暖乎乎的毛贴在一起暖乎乎的毛贴在一起，，连影连影
子都显得柔软子都显得柔软。。

牧人甩着鞭梢牧人甩着鞭梢，，鞭声很轻鞭声很轻，，抽不到羊的抽不到羊的
身上身上。。

没谁说等没谁说等，，可都在等可都在等，，每只羊都把蹄每只羊都把蹄
子踩得很稳子踩得很稳，，等第一场雪落等第一场雪落，，等牧人回家等牧人回家
的吆喝的吆喝。。等明年那个春等明年那个春，，熬过漫长的冬熬过漫长的冬
日日，，母羊腹中蜷缩的春胎母羊腹中蜷缩的春胎，，降生为奔跑的降生为奔跑的
肉团肉团。。

草原黄鼠草原黄鼠

科尔沁草原的秋深了科尔沁草原的秋深了，，草草
叶枯成褐红叶枯成褐红，，风里裹着霜的风里裹着霜的
凉凉，，草原黄鼠一家却把草根下草原黄鼠一家却把草根下
的日子的日子，，过得比秋阳还热辣过得比秋阳还热辣。。

小黄鼠叼着草籽往洞里钻小黄鼠叼着草籽往洞里钻，，腮帮子鼓腮帮子鼓
着着，，塞了两颗圆滚滚的野果塞了两颗圆滚滚的野果，，跑起来一颠跑起来一颠
一颠一颠，，口水从嘴角漏出来口水从嘴角漏出来。。大黄鼠守在洞大黄鼠守在洞
口口，，直立着身子直立着身子，，耳朵竖得尖尖的耳朵竖得尖尖的，，眼睛盯眼睛盯
着天上着天上，，只要有云影快速晃过只要有云影快速晃过，，或是风里或是风里
传来一点异样的声响传来一点异样的声响，，立刻发出立刻发出““吱吱吱吱””的的
报警声报警声。。它们怕草原鹰的影子它们怕草原鹰的影子，，那翅膀掠那翅膀掠
过草尖时过草尖时，，连风都会变沉连风都会变沉，，连草叶都不敢连草叶都不敢
出声出声。。

洞里储藏室已经堆满了“储备粮”：金
黄的针茅籽、褐红的羊草籽，还有几颗带紫
的野果，是最小的那只小黄鼠，从草捆旁扒
来的，此刻正安放在粮堆最上面。等小黄
鼠把嘴里的草籽吐在粮堆上，大黄鼠便用
爪子轻轻归拢，偶尔用鼻子嗅嗅孩子的腮
帮子，像是在夸它“今天跑得真快”。风从
额仑湖那边吹过来，裹着细碎的鸟叫声。
草原黄鼠家族没心思听，得赶在草捆被拉
走、霜雪落下前，把洞填得更满，在冬天里，
慢慢品尝秋天的硕果。

科 尔 沁 秋 韵科 尔 沁 秋 韵 （（散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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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说

街路两侧那似锦的花草树木别有
一番情趣，这如诗如画的景致为城市
添色，使生活多彩，是何方妙手把世
界装扮得如此这般美丽？

我不由想起了园丁。炎炎烈日
下，他们挥汗如雨，给花草辛勤地浇
水，细心地修剪枝条，直到争奇斗艳
的鲜花朵朵盛开。可是，我们却从来
没有想过问一问他们的名字，也从来
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住的，只有
他们奔忙劳碌的身影。

人们常把老师比喻成园丁。老师
默默无闻，甘愿无私奉献从没有想过索
求任何回报，他们习惯了人们称自己

“张老师”“王老师”“李老师”……他们
并不在意学生是否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我刚刚记事时，朦胧中时常有许
多小哥哥、小姐姐出入我的家中，因为
他们，妈妈总是狠心地把我抛在一边，
我只能自顾自地玩耍。稍微长大点，
我就时常和妈妈怄气，因为她总是把
我的铅笔、小刀送给别人，她明明知道
那些小物件可是我当时最最心爱的

“小宠物”，而且是在家境非常拮据的
情况下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啊！我
曾一度怀疑这个不疼爱我的女人不是
我的亲妈妈。那时候起，我就认为老
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都是这么狠心
吧。这种想法折磨了我许多年。妈妈
当了一辈子老师，直到退休。她教过
的学生不计其数，可是，能记住她名字
的，不能说没有，恐怕也不会有很多。

我六岁的某一天，妈妈坐在炕头

上，我坐在妈妈的腿上，脸儿对着脸
儿，妈妈问我青蛙有几条腿，我回答
说有两条腿，妈妈就笑了。我没见过
青蛙，怎么会知道它有几条腿？后来
才知道，妈妈是打算送我去上学。老
师的子女上学可以免交学费，这对于
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总比把孩子送
到托儿所划算。妈妈特意给我做了
一条有背带的蓝格裤子，这和第一天
上学一样令我刻骨铭心。妈妈把我
打扮得漂漂亮亮，哄着我，背着我，可
我依然一路连哭带蹬，因为我不想被
送到“抗大小学”，我认为那里是个

“监狱”，从此我会永远被戴上枷锁，
不能再任凭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就
做什么了，成为学生之后，我担心自
己会和老师的孩子争夺母爱……可我
还是硬被妈妈“绑架”到了学校。

说是学校，只不过是在我家对面
的胡同里有那么两间土坯房，邻近的
孩子都被送到这个被冠之为“抗大小
学”的房子里读小学一年级。我依稀
记得，刚被强行“押解”到这座房子前，
我眼前一片灰蒙蒙，用大块土坯垒起
来的房子，支撑房盖儿的那几面墙感
觉都不是垂直的，好象从房子到地，甚
至整个世界都是用土做成的。低矮的
屋顶，角落处立着像水缸一样的大烟
囱……在这里，我遇到了我学习旅程
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大家都叫她“张老
师”。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不大，身
穿一件半旧的灰色衣服，看上去有四
十多岁的样子（当时孩子眼中的老师

似乎都是她那个样子，后来算了一下，
张老师那时也就刚过三十岁）。

张老师，也许在您的生命里，未曾
奢望过学生会在学有所成之时想起
您，会把思想和影子融入他们的一
生。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取
得成绩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您，会在心际的蓝天飘过您的身
影。不知您可曾有过心灵感应？也许
您早已经不记得了，就在我刚入学不
久，因为一个西藏的“藏”字，您坚定了
我一生走文学创作道路的信念。全班
四十多名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写对了
这个字，对于小孩子来说，“藏”字的笔
画太多了。为了鼓励我，您发给我四
十多张 16 开的白纸，让我在每张纸上
写一个大大的“藏”字，然后发给每一
位同学，让大家临摹。张老师，也许您
至今也不知道，我当时别提有多么自
豪了，在全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
可是我的字却被当成了范本发给全
班。就是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极大
地鼓舞了我。我后来无论做什么事
情，都更加严谨认真，不管遇到多大的
困难，我都会在心里告诫自己：“我一
定能做得最好！”

是张老师为我鼓起了远航的风
帆，树立了我的信心，激发了我百折
不挠的顽强斗志。我第一批光荣地
戴上了红领巾，生命从此变得鲜艳而
多彩。我由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变
成了一个酷爱读书、懂事上进的好学
生。我对照着字典，边查生字边写日

记，并似懂非懂地偷看了爸爸书架上
的许多书。我的世界变得色彩斑斓，
奇妙无比，我痴迷地沉浸其中……`

一年的光景很快过去，我就要离
开“抗大小学”了。我从未想过要和
张老师单独告别，或者是买一件小小
的纪念品以示感激启蒙之恩，抑或是
走上前去问一问她的名字。多么遗
憾，我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与第一任老
师分别了。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进入正规
学校读书，又结识了李老师、杨老师、
王老师、赵老师……一直到大学毕
业。这些老师充实了我的生命，使我
的羽翼日渐丰盈。每当我进入一段
新的旅程，都会有老师精心呵护我的
成长，给我鼓励，鞭策着我不断地去
更加努力。

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里都会遇
到许许多多的老师，在这些园丁的辛
勤哺育下，五颜六色的花朵才得以竞
相开放，世界才会愈发绚烂多姿。就
在这些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我们是否
问过自己：你知道老师的名字吗？你
可还记得他们？

园丁在挥汗耕耘的时候，可能从
来就没有想过让别人知道或记住自
己的名字。

“首付款要 144 万，中介费 3
万，共需 147 万。爸爸，这钱……”
小李在微信视频中面露难色。老
李握紧右拳对着视频中的小李
说：“你是户主，你只管买，攒钱的
事由爸爸负责。”

撂下电话，老李和老伴开始
清点自家存款。微信钱包里有 2
万元，G 银行卡里有 7 万元，在 Y
银行存有 5 万元，N 银行存着 5 万
元，老李拿笔在演算本上飞速地
计算着。老伴挥挥手机向他展示
说：“我的卡里还有 22 万元，微信
只有 1000 块钱。”老李算出一个数
字——41，还差着 106 万元呢！

突然电话响起，原来老李母
亲肚子疼，得马上送医院。

经过检查，县医院医生怀疑
老太太是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
建议转往市医院进行手术。

老李不敢耽误，开车拉着母
亲赶往市医院。

居住在市里的妹妹早已等候
在市医院门诊楼口。急诊科医
生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把老太
太安排进住院部 10 楼的肝胆胰
腺外科。

外甥大学毕业后入伍当兵，
刚刚复员，正好和妹妹轮流照顾
病人。外甥知道老李的苦衷，国
家给退的学费加上复员费，加起
来借给老李 10 万元钱。老李看着
从小在自己身边腻腻歪歪长大的
外甥，他转过头哭了。妹妹知道
情况后表示，自己愿意拿出 40 万
元帮助大侄子在京城买房，这是
家族的光荣。

夜里躺在走廊花 10 元租来的
折叠式硬板床上，老李辗转反侧，
10 万加上 40 万，距离 106 万元还
差 56 万元了！

大风呼啸，枯枝败叶打着旋
直扑老李 ，老李赶紧 站起身躲
避。寒意袭来，老李哆哆嗦嗦地
勒紧衣服，衣服涨破了，从里面
掉落一沓沓红色的人民币，老李
两眼放光，伸手去抓，却抓了个
寂寞。他浑身一激灵，从硬板床
爬起抹抹额头的汗——原来是
场梦！

既然梦中的人民币是从自己
衣服里掉下来的，老李觉得冥冥
之中有神灵的指引，他和老伴住
房公积金可以借出 40 万元。

两口子赶紧来到县政务服务
大厅向住房公积金的工作人员咨
询，人家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和孩
子在本市购房，申请这 40 万元没
问题，但在一线购房就不享受此
项政策了。

老李像霜打的茄子回到家，
晚饭也不吃，他的脑海不间断地
飘着一个字——钱！靠着沙发，
他把朋友、同事和同学一遍一遍
地过滤筛选，他们的一颦一笑，他
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经济条件，
他要精准筛选出借钱对象。他想
得头都大了，平时关系都挺好，但
关系铁到张嘴借钱的程度，他发
现自己的朋友并不多。

他双手颤抖着拨通了开超市
老同学的
电 话 ，那
等待的铃
声如同一

柄锤头敲击着他的自尊。
终于接通了，他的汗不知不

觉地渗出来。“喂，怎么了？”老同
学听着老李粗重的喘息声询问。
老李稳定稳定情绪，结结巴巴说
明了借钱的意思。电话那头沉默
了，老李觉得无望了，老同学慢悠
悠地说：“你知道我开超市流水不
少，但咱是过路财神，一天辛辛苦
苦也赚不下几个钱。我能借你 5
万元，但是月息一分五厘，你考虑
考虑吧！”老李懵住了，一时无言
以对。

老李没理由埋怨老同学。老
同学除了养活一大家子，还养活
着好几个员工，老同学比他更不
易。

老李又想到了开水泥杆厂的
老同学许明亮。工厂此时机器轰
鸣，沙子、石料、水泥和钢筋堆满
了院子，穿过生产区来到西北月
亮门里面的一大间办公室。许明
亮示意老李沙发落座，老李的脸
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沸腾的血
液直灌头顶，他像个傻子呆立不
动。许明亮推推他：“哎，啥事？”
看着许明亮黝黑的脸庞，老李咽
了一口唾沫，喉结滚动了几下，几
乎用尽半生的气力说：“能……能
借我点钱吗？”许明亮大手一挥
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病了
呢！”许明亮走进里屋，很快拿出
五沓人民币说：“老弟，这有 5 万
元，数数吧！”老李接钱的手抖动
不已，他说：“哥哥，我给你写张借
据。”许明亮大手又一挥说：“写什
么借据，你开玩笑呢？”还未走出
许明亮的工厂，老李的眼泪扑簌
簌流了下来。

还差 51 万元了！
后几天，放下身段的老李或

者打电话借钱或者亲自见面借
钱，人家都说没有。

老李暴瘦十斤，腰带卡子扎
进了最里面的扣眼。他满嘴的火
泡，头发一把把地掉。

“爸爸，我妈你俩去年购买了
我奶奶的五楼，这是能申请住房
公积金的，我妈快退休了，她可以
提 前 支 取 自 己 的 30 万 元 公 积
金！”儿子在微信中提醒老李。老
两口马不停蹄来到政务服务大厅
咨询，人家告诉他们果然可以。
五楼房产证写有老李和老伴两个
人的名字，二者为共有关系，因此
老伴先支取了 30 万元公积金，随
后老李贷款 30 万元，分 8 年还清，
每月等额偿还 3334 元。工作人员
热情地给老李算了算，老李一个
月仅仅支付 900 多元的利息就能
渡过难关。望着工作人员给出的
数字，老李的腰拔溜直，唾沫从舌
根处立刻奔涌而出，上牙膛再不
干巴了。

60 万元迅速到位，卡内还富
余 9 万元。

进京住进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的楼房，老李换身衣服马上拖擦蹭
洗，细密的汗珠顺着眉毛甩到地
面，他像满血的怪兽不知疲倦，房
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老李一切
的辛劳缘于这儿离天安门才 90里。

老李来到窗前凝望外面，繁
华的街道车水马龙，魔幻的环球
影城霓虹闪烁……

小雨淅淅沥沥
敲打着窗棂
四周静得只有雨声
一滴一滴
一句一句
仿若爸妈叮咛的话语

翻看老照片
翻出了幼儿时的憨态
翻出了少儿时的纯真
翻出了青春时的青涩
翻出了迈向人生的脚步
激情又坎坷

从呱呱坠地
到迟暮夕阳
在旧时光里
听见生命的指针
滴答滴答
忠诚的步履
是人生去留
闲庭信步
云卷云舒

翻阅旧时光
一帧一帧
也讲述着光阴之外的故事
相片里
你羞涩地站在我身边
灿烂的笑容已永恒心底

翻阅旧时光
一幕一幕
从黑白到彩屏
是关于我和这个世界的电影
主题曲的旋律盈满脑海
名字叫无悔的人生

小巷人家

落日，炊烟。
当饭菜的香味儿充满小巷，
妈妈的呼唤，
是我归家的号角。
漂泊多年，
我心海里思念的浪花，
打在小巷的石板路上，
潮湿了氤氲的夜晚，
带着亦苦亦甜的梦，
把小巷的灵魂寻觅。

那一户户敞开的门，
是一颗颗纯朴的心，
满含温暖和善良，
似小巷冬季里飘舞的雪花，
晶莹透亮。
从小巷走出的我们，
如今依旧带着它的余温，
并将它传递到，
与我们相遇的每一个人。


